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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黨
史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毛
澤
東
初
進
中
南
海
》
一
書
，
介
紹
了
幾
個
毛

澤
東
﹁心
軟
﹂
的
故
事
。
讓
我
們
從
另
一
個
側
面
，
看
到
了
這
位
充
滿
鬥
爭
性
的

革
命
家
，
體
恤
蒼
生
和
慈
善
柔
和
的
一
面
。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
毛
澤
東
乘
吉
普
車
由
城
南
莊
去
西
柏
坡
時
，
在
平
山
縣

境
內
發
現
有
個
八
九
歲
的
小
女
孩
躺
在
路
邊
茅
草
上
。
身
邊
坐
着
一
個
三
十
多
歲

的
農
村
婦
女
，
一
圈
人
正
圍
着
她
們
在
着
急
。
女
孩
子
雙
眼
緊
閉
，
臉
色
蠟
黃
，

鼻
子
裡
不
時
地
往
外
流
血
，
已
經
奄
奄
一
息
了
。

﹁停
車
！
﹂
毛
澤
東
突
然
叫
道
。
司
機
周
西
林
把
車
剎
住
，
毛
澤
東
第
一
個

跳
下
車
，
大
步
走
到
孩
子
身
邊
，
蹲
下
來
摸
摸
孩
子
的
手
和
額
頭
，
問
：
﹁孩
子

怎
麼
了
？
﹂
﹁病
啦
！
﹂
女
人
淚
流
滿
面
。
﹁看
來
病
得
不
輕
，
多
長
時
間
了
？

﹂
﹁三
四
天
了
，
起
頭
輕
，
越
來
越
重
。
﹂
孩
子
的
娘
擦
了
擦
眼
淚
，
聲
音
顫
抖

地
說
。
﹁怎
麼
到
這
裡
來
啦
？
﹂
毛
澤
東
着
急
而
關
切
地
問
。
﹁打
算
去
找
個
醫

生
，
可
是
孩
子
快
不
行
了
。
﹂
說
着
孩
子
的
娘
又
哭
了
起
來
。

這
時
，
毛
澤
東
猛
地
回
頭
，
朝
車
上
看
，
大
家
看
到
他
的
眼

圈
泛
紅
。
﹁我
在
這
裡
。
﹂
朱
仲
麗
醫
生
跑
到
毛
澤
東
身
邊
。

﹁快
給
這
孩
子
看
病
。
﹂
朱
醫
生
用
聽
診
器
聽
，
量
了
體
溫
，
然

後
問
孩
子
發
病
的
過
程
。
﹁有
救
嗎
？
﹂
毛
澤
東
問
。
﹁有
救
。

﹂
﹁好
，
一
定
要
把
她
救
活
！
﹂
毛
澤
東
頓
時
放
開
聲
音
。
﹁可

這
藥
…
…
﹂
﹁沒
藥
了
？
﹂
毛
澤
東
又
顯
出
緊
張
擔
心
的
神
色
。

﹁有
是
有
…
…
只
剩
一
支
了
。
﹂
﹁什
麼
藥
？
﹂
﹁盤
尼
西
林
。

﹂
﹁那
就
快
用
。
﹂
﹁這
是
進
口
藥
，
買
不
到
，
你
病
的
時
候
我

都
沒
捨
得
用
，
不
到
萬
不
得
已
…
…
﹂
毛
澤
東
對
朱
醫
生
的
猶
豫

有
些
不
耐
煩
，
他
生
氣
地
說
：
﹁現
在
已
經
萬
不
得
已
，
人
命
要

緊
，
你
馬
上
給
孩
子
注
射
！
﹂
朱
醫
生
將
那

支
珍
藏
很
久
沒
捨
得
用
的
盤
尼
西
林
（
青
黴

素
）
用
給
了
生
病
的
孩
子
。
接
着
，
又
注
射

了
兩
支
別
的
藥
。
那
時
候
抗
生
素
是
很
稀
有

的
，
所
以
很
顯
特
效
。
不
久
，
孩
子
忽
然
抬

起
眼
皮
，
輕
悠
悠
地
叫
了
一
聲
：
﹁娘
！
﹂

那
女
人
呆
呆
地
睜
大
了
眼
，
淚
水
嘩
嘩
地
往
下
流
。
忽
然
撲
通
一

聲
跪
倒
在
地
，
哭
叫
着
：
﹁菩
薩
啊
，
救
命
的
菩
薩
啊
！
﹂
毛
澤

東
兩
眼
淚
花
迷
離
，
淚
水
在
眼
眶
裡
打
轉
。
他
忙
轉
身
吩
咐
朱
醫

生
：
﹁你
用
後
面
那
輛
車
送
這
母
女
回
家
吧
。
再
觀
察
一
下
，
孩

子
沒
事
了
你
再
回
來
。
﹂

剛
進
北
平
，
毛
澤
東
住
在
香
山
雙
清
別
墅
。
一
天
，
碰
到
幾

個
警
衛
幹
部
打
了
一
串
麻
雀
回
來
。
毛
澤
東
眉
梢
抖
動
了
一
下
，

問
：
﹁你
們
拿
的
什
麼
呀
？
﹂
﹁打
了
幾
隻
家
雀
。
﹂
一
個
人
將

那
串
麻
雀
舉
向
毛
澤
東
，
鳥
羽
上
還
沾
着
鮮
血
。
毛
澤
東
面
孔
一

抽
搐
，
顯
出
大
不
忍
的
悲
戚
神
色
，
喊
起
來
：
﹁拿
走
，
拿
開
！

我
不
要
看
。
﹂
那
人
嚇
得
趕
緊
將
滴
血
的
麻
雀
藏
到
身
後
。
﹁誰
叫
你
們
打
的
？

﹂
毛
澤
東
皺
緊
眉
頭
責
問
道
，
﹁牠
們
也
是
生
命
麼
，
麻
雀
也
是
有
生
命
的
麼
！

牠
們
活
得
高
高
興
興
的
，
你
們
就
忍
心
把
牠
們
都
打
死
了
？
招
你
們
了
惹
你
們
了

？
﹂
幾
個
人
無
言
以
對
。
﹁是
首
長
們
先
打
的
。
﹂
毛
澤
東
身
邊
的
衛
士
悄
悄
解

釋
，
﹁後
來
大
家
才
跟
着
打
。
﹂
毛
澤
東
厲
聲
說
：
﹁今
後
任
何
人
都
不
許
打
，

什
麼
首
長
不
首
長
，
告
訴
他
們
，
我
說
的
，
任
何
人
都
不
許
打
！
﹂
此
後
，
那
些

疲
於
奔
命
的
麻
雀
，
又
有
了
安
定
寧
靜
的
生
活
環
境
，
得
以
自
由
歌
唱
翺
翔
，
熱

熱
鬧
鬧
地
繁
衍
子
孫
。

在
革
命
戰
爭
年
代
，
毛
澤
東
指
揮
過
無
數
場
硝
煙
瀰
漫
的
戰
爭
，
可
謂
是
屍

橫
遍
野
，
血
流
成
河
，
但
他
對
一
個
農
家
孩
子
，
對
幾
隻
林
中
的
麻
雀
，
為
何
又

那
樣
﹁心
軟
﹂
？
這
也
正
是
毛
澤
東
內
心
深
處
愛
憎
分
明
和
寬
厚
博
大
之
處
。
古

之
成
大
事
者
，
不
唯
有
超
世
之
才
，
亦
必
有
堅
韌
不
拔
之
志
；
不
唯
有
破
天
之
膽

，
亦
必
有
仁
慈
博
愛
之
情
。

最近，有關部門宣
布，在河南省安陽縣安
豐鄉西高穴村發現了曹
操墓。消息一傳出，立
即引起很大爭議。那末
，曹操墓究竟在哪裡呢

？千百年來，這一直是個難解之謎。
曹操（一五五——二二○）是東漢末

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但在
民間傳說中和戲劇舞台上，他卻是個陰險
、奸詐、殘暴的奸賊，連他死後的墓地，
也撲朔迷離，眾說紛紜。據說為了防止死
後陵墓被盜，曹操在力主 「薄葬」的同時
，臨終前還令設七十二疑塚。在他安葬那
天，果然有七十二具棺木，同時從東南西
北四個方向的各個城門抬出。於是，歷
代關於他究竟葬在何處，便有許多不同
說法。

有人認為，曹操的墓在漳河上。如南
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 「漳河上
有七十二塚，相傳云曹操塚也。」 元人陶
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也寫道： 「曹操
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 而清人褚人獲
在《堅瓠續集》中說： 「順治初，漳河水
涸，有捕魚者見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溪
，窺之黧然，疑其中多魚，仍由溪入。數
十步，得一石門，心怪之，出招諸捕魚者
入。初啟門，見其中盡美女，或坐，或依
，或臥，分列兩行。有頃，俱化為灰也。

內有一床，床上臥一人，冠服儼如王者。中立一碑，漁
人中有識字者就之，則曹操也。眾人因跪而斬之，磔裂
其屍。諸美人蓋生兒殉葬者，地氣凝結，故如生人。繼
而泄其氣，故遽成灰。獨操以水銀殮，其肌膚尚未腐朽
也。」

也有的認為，曹操墓在許昌城外。如蒲松齡在《聊
齋誌異‧曹操塚》中寫道：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
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屍斷浮出；
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
，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
。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
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異史氏曰： 『後賢詩
云： 「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屍。』 寧知竟在
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
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

還有的認為，曹操墓在河北磁縣。近人鄧之誠在
《骨董瑣記‧曹操塚》中說： 「壬戌（一九二二）正月
初三，磁縣鄉民崔老榮於彭城鎮西十五里叢葬地開井為
塋，地圮為黑穴，繼得石室，深廣有加，入石門者皆死
。遂報縣令陳希賢，督工投以硫磺，久之，始入視，室
之四壁，塗堊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誌文，所敘乃
魏武帝操也。」

另有人認為，曹操的陵墓在其故里譙縣的 「曹家孤
堆」。其根據是《魏書‧文帝紀》記載： 「甲午（二二
○），軍治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
《亳州志》也記載說： 「文帝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
故宅前樹碑曰大饗之碑。」曹操死於該年正月，初二日
入葬。據此，他只能死在家鄉並在家鄉安葬了。《魏書
》中還說： 「丙申，（曹丕）親祠譙陵。」譙陵就是
「曹氏孤堆」，位於城東二十公里外。這裡曾有曹操建

的精舍，還是曹丕出生地。此外，又據記載：亳州有龐
大的曹操親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親、子女等人
之墓就在此地。由此推斷，曹操的墓也當在此地。但這
種說法也缺乏可信的科學證據，難為人們接受。

去年春節前，我從北京返回
湖南老家，坐的是硬座。對面坐
着一對夫妻。閒聊中，我知道夫
妻兩個都在北京打工，男的在建
築工地上開挖土機，女人在一個
小區當保潔。夫妻兩個有個三歲

的女兒，在老家由爺爺奶奶帶着。
兩人在北京通州區每月花二百元租了一間小平

房。在北京工作多年，我深知北京住房的緊張，二
百元的房子，估計也就是放張床而已。男人好像看
透了我的心思，解釋道： 「房子很小，連放煤氣罐
、煤氣灶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就用了個電磁爐，鍋
就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吃水是從房東家的水龍頭下
去接，自行車就放在外面，下雨的時候就那麼淋着
，全當是免費洗車了。」男的邊說邊樂，女的也捂
着嘴笑。

男的手機裡存放着女兒的相片，他拿給我看，
樂呵呵地問我： 「我女兒漂亮吧？」我說是是，很
漂亮，男的說道： 「我女兒長得隨我媳婦，漂亮！
」男的這麼一說，附近的乘客一齊朝女的臉上望，
女的立即羞紅了臉，不過，還是能看出她很高興，
她立即岔開話題： 「隨我不隨你啊？」 「隨我，腦
袋隨我，都屬於聰明人。」妻子拿丈夫開涮： 「你
這聰明人就在工地上開挖土機啊？」丈夫咧着嘴笑
了，然後說道： 「開挖土機怎麼了？我和開飛機的
一個檔次，都屬於駕駛員，屬於同行！」周圍的人
見男的這麼樂觀，都友好地笑了，女的也笑，說：
「你看你把自個美的！」邊說邊愉快地嘆氣，然後

就不說話了，興致勃勃地擺弄自己脖子上掛着的一
個粉紅色手機，在那打遊戲。玩了一會，女的抬頭
解釋說： 「這個手機是我過生日的時候老公送的禮
物，不過，是他從市場裡買的二手手機。」老公不
好意思地笑了： 「二手手機咋了？買了半年了不是
沒壞過嗎？要不然，過段時間給你換個新的？」
「換啥換，有點錢還是攢着給孩子以後上學用吧，

咱這老夫老妻的咋湊合都行。」說完，兩口子眉來
眼去的，都很貼心的樣子。

晚上睡覺的時候，妻子平躺在老公的懷裡，老公擔心手機壓
着妻子的胸口影響呼吸，就悄悄地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然
後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夾克脫下來，蓋在妻子的身上。皮夾克很舊
，就是幾十塊錢買的那種地攤貨。老公脖子上掛着老婆的粉紅色
手機，老婆躺在老公的懷裡，身上蓋着老公的皮夾克，臉上掛着
幸福的笑容，甜美地安靜地睡着。那一刻，我被這溫馨幸福的一
幕深深地感動了。

上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時候，在地鐵上，一個站在我旁邊的
男子在給他的老婆打電話，男人很幸福地大聲說： 「老婆，今天
我們發工資了，我們晚上吃排骨吧！」電話聲很大，電話裡，妻
子欣然答應，這個男子掛了手機後，把手機放進衣袋裡，手拉住
扶手，面上帶着幸福的憧憬的笑，憧憬着與妻子在一起吃排骨的
溫馨和幸福。現在吃排骨已經不是什麼稀罕事情了，大庭廣眾之
下，和妻子吃頓排骨就高興成這個樣子了，周圍有些人面露鄙夷
之色。但是，他的這種樸實的幸福感覺讓我想起了今年過春節時
候在火車上見到的溫馨的一幕……

只要夫妻間擁有真情，物質上的清貧阻擋不住他們生活中的
幸福。而清貧下的這種幸福，往往被我們所忽略所輕視。

不論我們怎樣努力的生活，我們的目標就是為了活得幸福，
所以，我們不應該捨本求末，忘記我們的初衷。不管生活暫時遇
到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應該樂觀面對，都應該珍惜幸福。

「逢二排七大集間，白
狼河畔人如山。寒流雪翻火
正紅，下水香鍋面朝天。」
這首詩說的正是老濰縣（濰
坊）的傳統美食朝天鍋。由
此我們知道，過去的朝天鍋

是趕集時在戶外吃的。天寒地凍的時候，吃上一
卷餅卷肉，喝上幾大碗用豬下水煮出來的肉湯，
不僅能填飽肚子，還能驅散寒冷。

其實，傳統的朝天鍋製作起來並不複雜。用
一口大鍋煮着豬的大腸、肺、肝等下水，煮好的
各種下水分類切好，捲入烙餅中，再把鍋內的熱
湯用碗盛了，加入香菜、葱花、鹽等，一邊吃餅
卷肉，一過喝熱湯。據說朝天鍋源於清代乾隆年
間的民間早市，它的鼻祖還是文化名人鄭板橋呢

！當年，濰縣縣令鄭板橋對民間疾苦十分關心。
某年臘月，他微服趕集以了解民情，見當時趕集
的農民吃不上熱飯，於是，他建議那些在集市上
賣熟肉的人，把鍋搬到集上邊煮邊賣，把煮肉的
湯免費給趕集的人喝，這就是朝天鍋的雛形。後
來，有生意頭腦的人發展成了賣餅卷肉，顧客可
以免費喝湯的朝天鍋。

朝天鍋因為經濟實惠，深受廣大人民大眾的
歡迎。隨着商貿的發展和顧客的需求，朝天鍋也
被搬進了店內經營，那口煮肉的鍋不再面朝青天
了，但這一稱呼卻被沿用下來。

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餐飲業的發展，現在
的朝天鍋已是 「今非昔比」了。首先是桌台設計
、鍋的製作、燃料燃具等都現代化了；其次，色
香味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進；在主料上仍然沿用傳

統的豬下水為主，但老湯是經過精製的，湯清味
濃，常常還要外加老母雞、驢肉、大頭丸子等。
再就是在小料、調料的配備方面既重傳統，又新
增添花色。吃時配有葱末、芫荽末、疙瘩鹹菜條
、胡椒粉、蒜泥等十幾種調料和小料。朝天鍋經
過哲學上的 「揚棄」，變得乾淨衛生，肥而不膩
，營養豐富，既能招待貴賓，又能服務大眾。濰
坊（老濰縣）朝天鍋經過數次改進，於一九九七
年分別被中國烹飪協會、山東省貿易廳認定為
「中華名小吃」、 「山東名小吃」。

近年來，有的星級大賓館還把朝天鍋進一步
改進，隆重推出了朝天宴。朝天鍋本來是民間的
、大眾的，華燈閃爍、珠光寶氣、小姐把盞，這
恐怕與當初鄭大老爺的初衷相距十萬八千里了
吧？

去年是著名革命家瞿秋白誕生一百
一十周年，這位中共歷史上少有 「才子
型領袖」，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山
城福建長汀犧牲時年僅三十六歲。

據當年的知情人披露：當天清晨，
瞿秋白上着黑色中式對襟衫，下穿白布

短褲，腳穿黑襪子、黑布鞋，先被押到長汀中山公園涼亭
前拍照。一位現場採訪的記者在報道中寫道，瞿來到公園
，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

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獨坐其上
，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
步行二華里多，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
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至刑場，係長汀西門外羅漢嶺
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盤膝坐於草坪上，對
行刑官微笑點頭道 「此地甚好！」 隨着一聲槍響，瞿秋白
從容就義。

瞿秋白就義前一刻，曾為他治病的國民黨軍醫陳志剛
向他提出，希望他能寫個東西留作紀念。其實即使沒有這
位軍醫索詩，畢生舞文弄墨的瞿秋白也會留下文字的。他
一邊執筆沉吟，一邊鎮定地說：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
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思忖片刻，他用毛筆在宣紙上
一氣呵成七言詩一首，當時的上海《申報》隨後對此作了
報道。

瞿秋白絕筆詩題為《偶成》，詩前有引語曰： 「一九
三五年六月十七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
如置仙境。瞿日讀唐人書，忽見 『夕陽明滅亂流中』 ，因
集句得《偶成》一首」 。詩如下：

夕陽明滅亂山中，

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萬緣空。
原件已不存，這段刊於《申報》的絕筆詩應該是可靠

的。瞿秋白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名作家，古文基礎更是
了得，該詩寫於就義前一刻的長汀囚室，作者當時的處境
與心境均異常複雜，所以用語隱晦且多涉典故，其涉典包
括唐人韋應物的《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杜甫的《宿府》和郎士元的《題精舍寺》詩作。想要正確
解讀這首絕筆詩，先應理解詩前引語，再研讀瞿秋白寫於
獄中的那篇著名的《多餘的話》，當然更需回顧一九三五
年前後的國內局勢。

詩的引語 「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
仙境」，暗示當時革命處於低潮，身陷囹圄的作者更處於
絕對 「劣勢」，難免有一種壯志難酬生離死別的哀傷；
「落葉寒泉」四字，凸顯了山川為義士哭泣的悲情。 「已

忍伶俜十年事」中的 「伶俜」，典出古樂府《孔雀東南飛
》裡 「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句，乃孤獨無依之狀。
杜甫原詩指安史之亂，瞿秋白在此喻國共之爭。他緣何十
年孤獨？按《多餘的話》云： 「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
起就逐漸減少興趣，直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
完全沒有興趣了」 ； 「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虛負
了某某黨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 『歷史的誤會』 是什
麼？」

瞿秋白自認只是一介文人，擔任中共領袖是力所不及
、 「歷史的誤會」，這是他的真心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
三五年九年間，國內形勢動盪，黨內鬥爭頻仍，作者屢經
坎坷，心緒很是不爽。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瞿被

解除中央領導職務，並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後到瑞金擔任
虛職，不幸被捕，又患嚴重的肺結核，惡劣的生存環境和
隨時遭槍殺的現實，令這位大才子五味雜陳徒喚奈何。尾
句 「心持半偈萬緣空」， 「偈」是佛家用語，這裡當然指
馬克思主義。 「半偈」者，正如《多餘的話》說 「我的一
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 「的確只是知道一點皮毛」
，他認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只知道一半。 「萬緣空」，失
望與悲哀不言而喻了。

我們不妨這樣來 「翻譯」瞿秋白的絕筆詩：在峰巒疊
嶂的廣袤群山裡，晚霞在亂雲飛渡中忽隱忽現。黃葉落地
的低音和寒泉飛濺的強音交織成一曲無盡的天籟，心身俱
疲的我已經忍受十年的孤獨與無助，哦，讓我抱着尚未完
全通曉的理想跟這個美妙的世界訣別吧……」

因為《偶成》一詩用句的晦澀，與他的《多餘的話》
一樣，數十年來引來許多爭議和誤解， 「文革」潮起，就
義三十年的瞿秋白更被打為 「叛徒」、承受 「鞭屍」之辱
。後經中央嚴格審查，認為瞿秋白被捕後 「拒絕投降」，
所寫文字 「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
、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反動派，四沒有向敵人求
饒」，只是稍有 「消沉」。而他就義前從容不迫用俄語高
唱《國際歌》，則充分表現了一位革命者的高貴氣節。一
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正式為瞿秋白徹底平反、恢復名
譽。

有道是 「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信仰與政
見的權利和自由。退一萬步說，瞿秋白畢竟是典型的文弱
書生，假如他像魯迅那樣堅持在上海 「左聯」領導文化戰
線工作，對革命的貢獻或許會更大！讀瞿秋白的絕筆詩，
與其他烈士怒斥敵人、視死如歸的吶喊不同，他是以一名
學者和文人的身份向世界吐露自己最後的心聲。文風雖不
同，風骨卻相同。他的《偶成》並不隱瞞自己的心跡，字
裡行間充滿人性之光，以一種獨特的觀點凸顯了他為革命
獻身的淡定和對敵人殘暴的輕蔑，一顆追求光明的磊落靈
魂呼之欲出。 「人間自有公道」，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瞿秋白被推舉為一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
雄模範之一，這是人民給他的最高殊榮，也是歷史還其的
公道！

日
曆
宛
若
一
樹
秋
葉
，
經
不
住
時
間
的
風
吹
過
，
呼
啦
啦
落

滿
一
地
瑣
碎
的
日
子
。
有
一
種
成
長
就
是
忽
然
發
覺
，
歲
月
更
迭

的
速
度
，
愈
來
愈
像
一
場
難
以
置
信
的
障
眼
魔
術
。

彷
彿
就
在
昨
天
，
我
執
筆
寫
下
二
○
○
九
的
元
旦
祝
語
，
筆

尖
的
溫
度
尚
未
轉
冷
，
怎
麼
眨
眼
功
夫
兒
，
二
○
一
○
竟
然
像
個

心
急
見
面
的
戀
人
，
如
此
悄
無
聲
息
地
溜
到
眼
前
來
了
？

倉
促
中
盤
點
去
日
，
時
光
似
一
枚
火
箭
呼
嘯
着
穿
過
生
命
，

留
下
的
除
了
心
靈
的
震
撼
與
若
有
所
失
，
還
有
些
什
麼
不
可
抹
去

的
痕
跡
乃
至
傷
口
？

氣
候
在
變
暖
、
冰
山
在
融
化
、
島
國
在
消
失
、
海
平
面
在
上

升
、
稀
有
物
種
在
滅
亡
…
…
高
速
發
展
中
高
速

生
活
着
的
人
類
所
賴
以
生
存
的
自
然
環
境
，
亦

正
如
時
光
魔
術
般
以
不
可
思
議
的
速
度
被
破
壞

甚
至
毀
滅
。
切
膚
之
感
就
像
每
個
曾
浪
擲
過
青

春
的
人
，
遲
早
都
會
追
悔
莫
及
痛
不
欲
生
地
承

認
﹁莫
等
閒
，
白
了
少
年
頭
﹂
，
是
一
句
太
深

刻
而
悲
哀
的
亙
古
之
真
理
。

這
個
極
其
美
麗
的
藍
色
星
球
，
如
今
，
正

被
人
類
貪
婪
慾
望
所
驅
使
的
滾
滾
腳
步
所
踐
踏

；
被
人
類
創
造
的
科
學
先
進
所
產
生
的
無
數
垃

圾
加
速
地
淹
沒
；
被
人
類
黑
洞
般
的
自
私
與
無

知
逐
漸
推
向
崩
潰
。
地
球
﹁被
﹂
的
程
度
遠
遠

超
於
我
們
所
﹁被
﹂
的
慘
烈
，
因
為
它
連
話
語

權
都
不
具
備
。

灰
霾
喧
囂
了
城
市
的
天
空
、
油
煙
灰
塵
污

染
了
花
香
、
花
花
綠
綠
的

名
目
豐
富
的
垃
圾
觸
目
驚

心
地
堆
滿
了
清
晨
的
街
道

，
它
們
中
有
一
多
半
是
無

法
分
解
的
化
學
類
垃
圾
，

要
堆
到
哪
裡
去
，
又
有
多

少
土
地
才
夠
收
納
，
經
過

多
少
年
這
些
土
地
才
能
恢
復
舊
顏
？
大
片
大
片

的
土
地
被
高
價
售
賣
，
然
後
迅
速
被
鋼
筋
水
泥

包
裹
，
邊
邊
角
角
的
縫
隙
，
也
要
鋪
上
格
子
地

磚
。
人
們
熱
愛
綠
化
帶
，
開
發
商
卻
捨
不
得
留

出
空
間
給
植
物
生
存
。
於
是
植
物
變
成
了
寵
物

，
常
養
在
家
中
的
小
盆
裡
，
聊
以
點
綴
。
於
是

每
個
大
大
小
小
的
假
期
，
圈
在
城
市
水
泥
籠
子

裡
的
人
們
總
是
蜂
擁
而
出
，
擠
爆
各
個
名
勝
風

景
城
郊
野
外
，
經
過
之
處
，
又
是
一
片
狼
藉
。

無
法
否
認
，
我
們
的
繁
華
是
建
立
在
地
球

的
傷
口
之
上
。
隨
手
丟
掉
一
顆
電
池
到
路
邊
，

都
足
以
污
染
數
以
噸
計
的
珍
貴
水
源
。
時
至
今

日
，
環
保
絕
不
是
一
個
空
洞
的
口
號
所
能
敷
衍

的
，
它
已
經
逼
近
了
我
們
每
個
普
通
人
生
活
的

細
節
，
成
為
健
康
生
活
的
一
種
迫
切
基
本
的
需

求
。

日
本
和
歐
美
一
些
發
達
國
家
都
開
始
大
力
倡
導
政
策
推
行

低
碳
經
濟
，
發
展
中
國
家
亦
紛
紛
響
應
。
人
類
透
支
地
球
的
巨

額
之
債
，
終
要
償
還
。
但
僅
靠
低
碳
尚
不
足
以
修
補
日
益
惡
化

的
環
境
。
縱
然
我
們
已
經
無
法
停
下
經
濟
時
代
高
速
奔
馳
的
腳

步
，
可
我
們
能
不
能
以
同
樣
的
狂
熱
與
效
率
去
綠
化
每
個
角
落

，
從
生
活
習
慣
開
始
，
到
發
射
衛
星
，
把
高
碳
的
污
染
算
出
來

，
然
後
以
積
極
的
綠
色
行
動
去
同
額
補
回
。

零
碳
生
活
，
從
每
個
地
球
人
做
起
。
不
僅
是
責
任
，
亦
當

成
為
一
種
文
明
，
一
種
心
靈
的
崇
高
時
尚
。

毛澤東的􀎠心軟􀎡之處
汪金友

千
古
之
謎
曹
操
墓

戴
永
夏

瞿秋白和他的絕筆詩
馬承鈞

朝
天
鍋

王
春
玲

零碳生活崇高時尚 楊不離

那
些
被
我
們
忽
視
的
幸
福

張
穎
異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日 星期日

七星八卦圖 李增元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瞿
秋
白
獄
中
詩
詞
《
浣
溪
沙
》
、
《
卜
算
子
》
、

《
夢
迴
》

（
資
料
圖
片
）


